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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苗族崇勇尚武，极富英雄情结。松桃苗族
诗人龙险峰从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毕业后任过松
桃自治县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铜仁市文联主席，
诚如其名，他一直在不断地征服一座座诗歌险峰，
是诗歌高峰勇敢的攀登者，今年7月份他又在《民族
文学》发表了组诗《寻觅英雄》。组诗《寻觅英雄》彰
显了龙险峰的英雄情怀。

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
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
救药的生物之群。”这句话，也被龙险峰在公众场合
多次提及，龙险峰是一个富有英雄情结的人。《寻觅
英雄》这组诗是乎又很好的反证了这一判断。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引
领者，在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英雄发挥了车头
的推动作用。龙险峰对英雄有了哲学高度的思考，
他用诗歌的形式，从文学的角度对英雄进行了浪漫
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注重逻辑的推演，而在乎情感
的体验，着力于诗歌艺术的再现。

龙险峰是怎么寻觅英雄并用诗歌再现和表达
呢？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从大木村开始，从
大木村的一副红军标语入手。在《大木村有条红军
标语》中龙险峰如是写道“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保
存至今 笔画刚毅/每个字都有力地扎进民心/让大
木村的百姓用心守护”。这条红军标语，经历了近百
年的风雨，还笔画刚毅吗？诗歌的逻辑不等同哲学
的逻辑，但这两种逻辑的本质是一致的，笔画刚毅
是因为他扎进民心，有百姓用心守护。英雄的生命
力，英雄的生命的维度，在于人民群众对红军标语
或英雄的态度，在于人民群众的英雄情怀。红军的
标语或人民的英雄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诗歌
的形式表达出的哲理更有情感的温度，但也不失哲
学的深刻，也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大木村有条红
军标语》是组诗《寻觅英雄》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中，没有出现英雄二
字，我们还是能够确切的感受到英雄在大木村的存
在，这在于作者成功的运用借代这种修辞手法，红
军标语借代英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
也必然要进行第二次艺术创造，仿佛感觉到英雄是
人、是事件、是特定时空下的物。红军标语蕴含了英
雄人物和英雄事件，红军标语是英雄的载体之一。
在《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中，诗人是怎样认识英雄
的呢？“守护了几十年的红军标语/如大木树 岁岁
枝繁叶茂/托起爱的果实 让大木村的百姓/每每说
起红军长征的故事/人人都露出骄傲的笑/大木村人
人都拥有大木的品质/记得红军的爱/任凭风雨吹打/
人人都用心/守护红军标语/百年千年不剥落不褪
色”，人民的英雄，有对人民的爱；人民的英雄，必须
扎根人民，才会枝繁叶茂，才会开花结果，才会繁衍
不息，代代传承，永不褪色。显然这种英雄观，是很
朴素的，是经得起时间浪花淘洗和检验的，浪花淘
尽英雄？浪花岂能淘尽英雄？“大木村的红军标语就
是一句话/简单得如大木村的大木/顶天立地 给大
木村的人民/带来无尽希望”。英雄不复杂，英雄很简
单，英雄很具体，英雄顶天立地，人民的英雄是
人民的希望，时代需要英雄，人民需要英雄，英雄
永不过时。

因为龙险峰富有英雄情结，所以他要《寻觅英
雄》，诚心做一名英雄的寻觅者。“一条进村路/连接
着昨天与今天”，这条路就是历史的轨迹，大木村是
特定的历史空间。作者沿着这条路，试图走近特定
历史时空，直抵大木村红军路过的时代，仿佛看到

“那一双双草鞋踩飞的泥土/泥土里有军号吹出的星
星”，仿佛听到“泥土里有石子撞击子弹的声音”。这
样的语句很优美，诗人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把视觉、
听觉和幻觉成功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泥土里有军号
吹出的星星，把通感这种修辞手法用至化境，让人
觉得视觉表达听觉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在幻境之
间，让人感到作者的英雄情怀“环佩叮当，款款而
来”。“英雄无名/白果树上的白果/就是英雄的人名/
落在村庄的土地上/任风雨浸湿/再长出一棵棵白果
树/树上再长出人名/其中有人成了英雄/有人成为英
雄的寻觅者/比如我就是”，这诗句成功地运用比喻
的修辞手法，以实写虚，虚实结合，表达哲理。英雄
催生英雄，也催生出英雄的寻觅者和追随者，在历
史的长河中循环不息。作者把自己定位为英雄的寻
觅者，在点题时戛然而止，但英雄之声余音绕梁，不
绝于耳，英雄的情怀，叮当作响，长久不息。

我觉得《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和《寻觅英雄》
构架了组诗的基本框架，是组诗抒情的坚实铺陈，
是组诗起承转合中的起。《大木村有条红军标语》和
《寻觅英雄》打好了英雄的底色，在这种底色之上英
雄有他的时代特色。《拥有》反映出了当今有人在追
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追求英雄；《木屋》重在表
达人们对英雄的仰慕；《星耀的祝福》或许重在表达
英雄的延续和传递；《与一棵大树聚餐》似乎在日常
的炊烟中，英雄会被无意或有意的遗忘，这种遗忘
对作者来说是痛苦的，“我的悲伤比一只飞过大木
的鸟的悲伤”。英雄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也许会赋
予不同的含义，但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而奋斗、
而付出、而牺牲的底色不会变，就像红军标语，内容
简单而红色的色彩却很鲜明。诗歌越来越呈现多解
性，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同样，组诗
《寻觅英雄》也是很让人多解的，不同的人会读出不
同的英雄内涵和英雄情感，但人民群众眼里的英雄
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种一致，才会让大木村的
一条红军标语保存至今，才会让人民的英雄存活在
人们的心里，这是我读组诗《寻觅英雄》的理解。

2023年的7月，党走过了102年的历程，在远离
硝烟的今天，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英雄的情结被
岁月淡化，诗人龙险峰发出了寻觅英雄的召唤，时
代需要英雄，人们要善待英雄，更多的人不妨像诗
人那样——“成为英雄的寻觅者”！

杨秀夫

英雄的

读了林汉筠《黔地行
记》一书，有如品尝家乡刚
出锅的小甑子酒——“苞
谷烧”，有一种清纯夹清
新，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的
感觉。

《黔地行记》精选那
山，13篇；那水，7篇；那
人，7篇；加上引子《一张
照片的诱惑》共 28 篇文
章。是作家赴黔参与东西
部协作，在黔地工作半年
时间里，进村入寨，感受山
山水水、感悟人文精神、感
触风土人情，以自己的视
角写下的手记。

作家别开一格，有着
他自己独尊和自语。一篇
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将德
江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人
文景观以一种全新无雕饰
地呈现读者，给人以美的
享受。开篇点题——引
子，“车行城市间，人在画
中游”，蜻蜓点水式地一笔
带出黔地德江的人文景
观。那山那水那人是正
题，是对引题的全景式书写与描述。看着书中的文
章，随着作家发散的思维，就像在黔地德江这块土地
上赶集、游山、玩水；品茗、寻史、小吃。不亦乐乎，不
可名状！

黔地是红色圣地。《夜宿枫香溪》，瞻仰红三军入

黔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雄
事迹；《宋至平的十字关》，
追寻黔北工委那段刻骨铭
心的峥嵘岁月；《洞佛寺的
火光》，缅怀为解放德江而
牺牲的烈士；《险滩之上品
读历史》，前途光明，道路
曲折，无数英烈的牺牲换
来我们今天的幸福。作家
以一种赤子情怀的心情，
记叙加感慨，对德江的历
史文化如数家珍，将所思
所悟以一种自然清新复原
重现。作家的使命是面对
本真生命，回顾历史，给人
一种“打江山难，守江山更
难”，给人一种敬畏之心，
积极向上的心态。

黔地是山水相依。《一
条河流的天机》，书写高山
之巅，美丽洋山河，宛如大
地撕开的一个口子，生动
地勾画出大自然鬼斧神
工；《潮砥之砥》，浩浩江
水，不舍昼夜，聆听乌江船
工号子，追寻先民足迹，荡
气回肠。天人合一，作家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在想象与现实结合中展现山水之
美，体味着人生在行动中的意义。

黔地是好客之乡。《上堰听茶》《煎茶“刨汤”》《熬
熬茶，嬢嬢的味道》，德江的美食，不胜枚举。作家以
一种新的方式、全新的视角将德江的美食别开生面，

给人深刻印象。《土家山寨数星星》《春到山寨桃花艳》
《诗意的鹿溪》，情真意切，质朴天成。黔地人民的好
客，生动而自然。文中还用细节对乡村留守老人的描
写，让人反思。

黔地文化底蕴深厚。读着“黔中砥柱”“安化县文
庙”无不使人感受黔地德江这块美丽土地上有着厚重
的文化。《观傩》《舞龙》《哭嫁》活灵活现。读着读着就
会感觉自己无形中参与正月十五疯狂炸龙、参加六月
六激情洒水嬉戏；不知不觉中体验了土家花灯、融入
了跳傩戏唱山歌。

黔地行，还可以见到一幅幅虫鸣鸟叫、狗吠鸡啼
的画境，一个个幸福的村庄。“一头头披着霞光的黄
牛，不紧不慢地摇着尾巴，列队般从山头走来，这幅

‘山寨晚归’水彩画，顿时随着红光点点而流动起来。”
“对面石窝里，摆放着好几排蜜蜂箱，远远地听到蜜蜂
‘嗡嗡’声。从石窝里钻出来的松树、枫树，形成它们
与外界的天然屏障。如果不到近处，根本想不到这里
藏有‘千军万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美丽村庄跃然纸上，无形中体现山寨的变化。

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黔地行
记》这本手记是作家用脚步书写黔地，用心灵在触摸
黔地，把德江的地域文化写活了。读着能感受到作家
收缩有度，给人一种身临其境，既有清新感又有回味
感。作为土生土长的德江人，念着书中那熟悉的山川
风物，风土人情，更能感受到的是作家的中肯，对黔地
的宣传与推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此刻，我想起了杨万里《晓
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
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想以此诗
送给林先生。

向林汉筠及他的《黔地行记》致敬！

——读林汉筠《黔地行记》

山魂水魄的叙事密码
黄清

寻觅者

“读书是一场温柔的相
逢——那些我们读过的书，
早已在无形之中带我们跨
越现实的边界，成为应对忙
碌生活的底气。”看到这句
话，内心澎湃一个声音，作
为一名乡村教师，读书必须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聂洁作品《我在老鸹林
——驻村帮扶手记》摆在书
架上已经有些时日了，那时
总是匆匆翻阅。此刻再次品
读，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感悟
聂洁的脱贫攻坚。聂洁是个
有心人，她把自己在老鸹林
驻村帮扶的所见、所闻、所
感融入文字中。她从经历者
的角度把驻村帮扶的生活
幻化成了一本书，一本书其
实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是
穿越时空隧道的馈赠。《我
在老鸹林——驻村帮扶手
记》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写她在老鸦林的生活；第二
部分，写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的部分村民；第三部分，写
跟她朝夕相处、性格怪异的
几位攻坚队员的故事。

聂洁是石阡人，那年她
带领石阡作家到松桃交流，
有幸认识她，从而有机会品
读她的作品，《我在老鸹林——驻村帮扶手记》就是其
中之一。经常看见她的文字在《铜仁日报·梵净山周末
版》流淌。近段时间，刚好再次走进她的驻村帮扶，聆
听她经历的故事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用文字烹煮
的鲜美佳肴，在扎根乡土的生命群像中倾听时光流逝
的声音，对于驻村帮扶，我想《我在老鸹林——驻村帮
扶手记》就是最好的诠释，那是滚滚红尘中生命的启
谕，她对微观视角下个体命运的深度刻画，从苦难叙
事中诉说底层人物的生命韧性，进而描绘攻坚战场上
扶贫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微观视角下个体命运的深度刻画

《住处》《室友》《夜里不敢独行》《高山之上》等篇
章中，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出驻村生活，没有
住所只能借住在敬老院，她在敬老院，认识了相关的
人，每天与这些人在一起，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其实敬
老院的老人或者年轻人都是不幸的，每个人就是一个
故事。简陋的住所里，斑驳的墙皮成为日常背景，《室
友》中写了老安，老安是个对工作对生活很细致的人，
与老公聊天都是聊脱贫攻坚，找佐证材料，有时连做
梦都是，在消失的周末中她们一起做了有意义的事
情，那就是脱贫攻坚吃住在村。从沉默寡言的技术员
到开朗直爽的支教老师，在狭小空间里碰撞出别样的
温暖与共鸣。《夜里不敢独行》中，那个喝酒的男人悲
惨的遭遇是不值得同情的，在农村一个与村里格格不

入的人，落魄的人一般得
不到同情，从而导致了一
系列问题，其实都是一些
零零碎碎的事，被无限放
大，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作者在行走的路上
恐惧与自我鼓励，将驻村
工作者的脆弱与坚韧交织
呈现，其实她所表述的内
在感悟表面的叙述已经一
目了然。《高山之上》对
偏远村寨“殷家坡”的探
访，那是对未知世界的向
往，更是对一个村寨的叙
述，她以冷峻笔触揭露地
理阻隔下的发展困境，让
读者触摸到扶贫工作的真
实质感。

每一篇是单独的故
事，聂洁用脱贫攻坚的主
线把每一个故事串联，让
读者从中去感受印证时代
的伟大，这些故事印证了
她是参与者、经历者、见证
者，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
个体命运与伟大时代息息
相关，在微观视角下对个
体命运进行了深度刻画。

苦难叙事中底层人
物的生命韧性

《夫妇》《住破房的老人》《哑女》等篇章聚焦弱
势群体，构建起震撼人心的情感图谱。那对相依为
命、即便身患重病仍努力劳作的夫妇，用布满老茧
的双手编织生存希望，他们无儿无女，这样在农村
是受歧视的，他们在孤独中碰击生活的渴望。“这是
个叫人哭笑不得的老头，他原先是要写大字报告发
我们的，现在写起了感谢信！虽然语句不通，但他
的心情我还是读懂了。这个老农，他心里渴求改
变，可谓实现了大部分。这是个情绪外露而又反复
无常的老头，我对他表现出的热忱、兴奋，还需要
保持必要的冷静——说不定哪天，某件事又让他不
满，那时，不知会不会又要拿写大字报来威胁人。”
改变和反复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思考，聂洁思考的
仿佛也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思考的，如此语言让我们
从中读懂了乡村，读懂了乡村人们的心灵。

“远远望去，孤立在那片庄稼地里，十分显眼，得
知那里住着一对老人时，我吃了一惊——脱贫攻坚都
已经进入总攻阶段的此时，竟然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
子？”这是《住破房的老人》开篇的话语，从中我们感悟
了作者的困惑，这也是我的困惑，随着了解的深入，老
人是个残疾人，作者负责忙里忙外帮助他办理了残疾
证，享受了该享受的优惠政策。我想这就是一个驻村
干部的担当。住破房的老人，在四面漏风的陋室里守
护着对故土的眷恋，他们守着的是生活，是搬不走的

故乡。无法言语的哑女，通过手语与眼神传递着对新
生活的向往。这些人物身上，苦难被淬炼成直面生活
的勇气，他们的故事不仅是贫困现状的注脚，更折射
出人性中最本真的尊严与力量。聂洁用参与者的视
觉，立体地把自己所看到的人，用文字把他们融入世
界中，从所有的事情发展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当一
切那么自然的时候，我们明白活着不易，聂洁在苦难
叙事中突出了底层人物的生命韧性。

攻坚战场上扶贫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攻坚队长》《老王》《贾老师》《蔡院长》等篇章则
书写了立体鲜活的扶贫工作者形象。“我们都不把我
们的攻坚队长称队长，而是叫他‘金主任’，真名金广
富，是乡农牧科技中心主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难
得见到这位队长露出笑脸，据此认定这人有点阴，对
他也就敬而远之。”这样的描写，那是攻坚队长给予她
的印象，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接触次数的增多，慢慢
地发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用心用情在老百姓身上的
好人。老王扎根村寨十余年，将半生心血化作蜿蜒的
通村公路；贾老师曾是某乡小学老师，几年前改行，调
到石阡文联和聂洁成了同事，他们来往不多，因为他
们一起去老鸹林村脱贫攻坚，才交往密切起来。“贾老
师脾气好，她的招牌表情是一张笑眯眯的脸，似乎从
来不生气。”简单的描写让贾老师突然鲜活起来，或许
贾老师曾经想用知识照亮山区孩子的未来，在三尺讲
台上书写教育的诗篇，人生的行走改变了她的轨迹，
做事认真，特别是填写“四卡合一”得到了领导的表
扬。蔡院长的故事让脱贫攻坚的日子充满了惬意，林
林总总中向我们扑面而来的是一个个生命个体闪现
的光辉。这些人物以不同方式诠释着“精准扶贫”的深
刻内涵，他们的坚守与付出，构成了脱贫攻坚战最坚
实的力量。

从大的方面来说，脱贫攻坚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线，实
现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聂洁用文学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
史变迁，讴歌了形形色色人物的责任和担当。

聂洁把记录的方向融入她参与的真实事件中，老
鸹林是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老鸹林的变化，可以从
中看见贫困地区的变化。相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脱贫
攻坚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水电、网络等条件，带动特色产
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提升了贫困人口
的教育、医疗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整本书通过对不同群体的细腻书写，编织出一幅
宏大而真实的扶贫画卷。作者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也
未过度拔高英雄主义，而是以平视的视角记录时代洪
流中的个体命运，让读者在平凡中看见伟大，在困境
中触摸希望，深切体会到脱贫攻坚不仅是数据的更
新，更是无数生命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温暖征程。

“如果没有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朋友，在随手翻阅这
本小书时，能从中发现一点自己的影子，已足以令我
欣慰。《我在老鸹林》，就是这段特殊日子的见证”这是
她在序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经历者的情感独白，
也是大地的声音。

龙正舟

扎根乡土的生命群像
——读聂洁《我在老鸹林——驻村帮扶手记》


